
■ 刘东

晚年的爷爷，我每周都要陪他洗
一次澡，并且一去就是一个下午。而
他一旦从澡堂子里泡完了，再躺到斜
靠的床铺上晾汗，又跟周围的人们聊
起大天来——用我们的家乡话来说就
是“拉呱”。他最喜欢讲的一个奇迹就
是：“我有十个孩子，五男五女！”那么再
接下来，就等着别人的称奇赞叹吧。的
确，不光是不多不少，整整生了十个孩
子，而且还这么整齐地，男孩、女孩各一
半，这的确能算是一个“传奇”了——而
我的这位小姑，又正好在他这“十个孩
子”中，属于年龄最小、也最受保护的一
个，毕竟有这么多哥哥、姐姐呢！

不过，由于当时我们老刘家，可以
说是分作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在徐州
的我家，因为爷爷跟爸爸住在一起；另
一个则在长春三姑家，因为奶奶带着
小姑住在那里。所以，直至我长到了
十几岁之时，都还没有见到过自己的
小姑呢——也正因为这样，至今都忘不
了那个“第一印象”：我那一天从学校走
回来，冷然看到家里竟有位大美女，那
面容好比是皎洁的月亮。她从斜躺着
的床上起来，说她就是我那个未曾谋面
的“小姑”！

更加神奇的是，此后我又很快地了
解到，这位姑妈不光是外表俊秀、肤色
雪白，还更是剔透玲珑、冰雪聪明。据
说，由于在大学期间得了肺病，她一般
都不上课、只考试，可即使如此，成绩仍
是无可争议的全班第一。当然了，要光
是“门门第一”这件事，对我来说也不会
有多大震动，毕竟我自己也从没有“第
二”过，只觉得这样的成绩本是“合当如
此”的——所以，真正更能强烈吸引住
我的，乃至生出了无限神往的，还是听
她讲述那些“大教授”的风采：他们全都
是快上课了汽车才到，而且是西装革
履、夹着皮包，讲起学来总是出人意料、
见识过人，讲完课后又钻进汽车、扬长
而去⋯⋯

我当然羡慕如此神气的派头，不过

我同时也深深地知道，那派头必须有一
肚子的学问来垫底。然则，如今再来回
顾这样的谈话，恐怕那时连做梦都不敢
想，将来也能有这样的“出息”，乃至还
要比这点“出息”更大一些。那毕竟正
值“山雨欲来”的时候，我还又是个“戴
帽右派”的孩子。可无论如何，我们还
是可以由此想象，即使在那个信息闭塞
的年代，真正具有“文化高度”的正面信
息，仍然会不知通过什么样的管道，当
然也不免是挂一漏万地，悄悄传送到年
轻的心灵中来，帮助他们默默地立下了
向往的目标。也正因为这样，别看当时
的心灵是如此干渴，要找一本好书特别
困难，可后来等我在北大教书才发现，
其实自己当时读过的世界名著，要远比
如今中文系的高材生更多。

爷爷既然有了这么多孩子，那么这
“十个孩子”的年龄，一头一尾也就相差
了不少。据说，我大姑的大儿子在年龄
上就已经跟我父亲相仿了，那么可想而
知，后来我爸爸又有了五个弟弟、妹妹，
他们的岁数就更要跟下一代交叉了。
正因为这样，小姑虽说也是一位“姑
妈”，在年龄上却跟我们最为接近，所以
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有时候也就有点

“没大没小”。比如，也往往会故意模仿
奶奶的口气，不喊她“小姑”、而叫她的
昵 称“ 德 德 ”，由 此 就 会 显 得 格 外 亲
近些。

说到这里，不免要寻思一下她的名
字。可想而知，爷爷的旧学底子相当扎
实，记得我曾陪着他去参加街道举办的
宣讲会，心里战战兢兢地打着鼓，生怕
暴露了什么历史问题。可未曾料到，刚
念到了其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爷爷就立刻兴奋地插起话来，告知那典
故是出自《孟子》，乃至当众把整段经典
都背了下来，什么“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
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既然如
此，我想我那五位姑妈的名字，基本上
也都是有国学意涵的。首先，他给大姑

起的名字是“允中”，这应当出自《尚书·
大禹谟》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
此后奶奶又生下了二姑，便又顺着“允
中”再命名为“允庸”，因为“中”字和

“庸”字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礼记》中的
名篇《中庸》。那么再往后，三姑又被取
名为“允章”，应当也是沿着《诗经》的句
式，即所谓“允文允武，昭假烈祖”，期许
此女将会文采飞扬、斐然成章⋯⋯那么
由此就又想到了小姑，她所以会被命名
为“允德”，更是来自儒家的德教传统
了，比如《论语》上的“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或者“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

不在话下的是，如果从“果然有德”
的层面来看，小姑当然是不负这个名字
的；不过，如果又从“冰雪聪明”的角度
来看，她难免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被那
个可怕的时代给耽误了，没能成为她所
称道的“大教授”。当然了，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她所精心培养出的一双儿
女，也都是很有出息、出人头地的，这中
间也应是寄托了她的梦想。此外，也应
当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在我们家族的诸
多长辈中，也要数小姑更为我感到“骄
傲”，据说她在向别人介绍的时候，也谬
奖我为学术界的“大教授”。

说到这里又不免想起，正如我在
《父母碑文》所讲的，“先考才高，先妣德
馨，铸我风骨，永锡祚胤”，其实以老刘
家的超群基因，为此要谢谢从爷爷得到
的传递，只要所处的环境还不算太糟，
在这个家族中就总会“代有才人”的。
此外还有一点，也许同样要归于爷爷的
遗传，就是大家都在暗中喜爱着文科，
那毕竟才涉及最切近、最本真的人生道
理。于是乎，一旦说到了这方面的道
理，大家就马上激情澎湃、满眼放光。
尽管弄到后来踌躇了许久，还是大多数
都不敢从事它，先是害怕犯错误，后又
害怕受穷困。不过在这里，作为这方面
的过来人，我可以负责任地对大家讲，
只要是做出了足够的成绩，即使仍然算
不得发什么财，在生活上也还是称得起
丰裕的。再者说，其实更重要的还在

于，只有真心地喜欢了那件事，做起来
才会不觉得疲倦，也才可能做出更大的
成绩来。正如一位研究数学的同事讲
的，我天生就最喜欢做这件事，还为此
给了我这么高的工资，天下到哪里找这
么好的事啊？

再回到小姑的话题。实在令人愁
肠百结的是，居然都到了几十年之后，
终究还是在她那个肺部，又出现了很难
治愈的顽疾。由于西医实际已宣告“束
手”了，我也曾到处打探江湖的“神医”，
并且不断地为此跟表妹通话，有时都简
直困得支持不住了。可到了最后，在各
种难下决心、又过期不候的选择之前，
还是不知当时做错了什么没有。或许，
当初就该咬紧牙关拼一下，到遵义试一
下那位针灸大夫，或许还能得到更好的
结局，至少也让寿命再延长一些？然
而，残酷的人生从来都是这样的，无论
到什么关口都只能去“赌一把”——而
且，西医也就是这一点不好，到最后也
就只让人干等这个结局了，而不能像我
们传统的医学那样，虽说终究也可能还
是治不好，却又总能留给人生一道缝
隙，投射出一丝微茫的光亮来⋯⋯

退休前，小姑是徐州矿务局设计研
究院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因为子女都出
国留学后到香港工作，就跟着他们定居
在香港。

上个学期末，我接到清华经管学院
的通知，要把一次课程安排到香港，而
我也随即就转告了表妹，希望届时可以
借机见上一面。所以，她日前又遗憾地
在微信中说，本来还希望过几个月能再
见一面的。

可叹的是，此后就只能人神两隔、
生死茫茫了。不过话说回来，我的心又
是从来都很软弱的，到时也真不知该怎
么鼓足勇气，去亲睹小姑那最后的病
容。所以，或许还是让我于无意之间，
躲过了这种肝肠寸断的场合，仍然保留
着当初的“第一印象”，对自己来说才不
至于太过残忍吧？当然了，由此也便总
能在鲜活的记忆中，念想着那位既面容
姣好、又冰雪聪明的小姑。

怀想小姑怀想小姑
名家

■ 路来森

杖，古已有之，但在古代，“扶杖”却不
是每一个人都能随便“扶”的。《礼记·王
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
国，八十杖于朝。”也就是说，五十岁，你才
有资格“扶杖”，而且仅限于自己家中，随
着人渐老，扶杖范围才得以逐步扩而
大之。

时代在发展，事实已远非如此。年老
者可扶杖，病弱者可扶杖，近现代以来，青
壮年亦多有扶杖者。特别是近现代留学
欧美的读书人，受西方影响，归来扶杖而
行者甚多。那种“杖”，一时被称为“文明
棍”，阿Q则称之为“哭丧棒”。

那么，最早的“扶杖”，是以何物为
“杖”呢？

古人有“杖藜”之说，杖藜就是以“藜”
为杖。以藜为杖的记载，最早见于《庄子·
让王》：“原宪华冠徙履，杖藜而应门。”《庄
子·让王》描述的是孔子的两个弟子子贡
和原宪的故事。子贡富有，原宪贫穷，有
一次子贡骑高头大马，去拜访原宪，于是，
就出现了“原宪华冠徙履，杖藜而应门”的
情景。杖藜，意在表现原宪安贫乐道，又
坚守气节的品行。

这说明，至少战国时期，藜杖就被广
泛使用。

当然，杖，自是不止于藜，可为杖者多
多。最常见的如：竹杖、藤杖、酸枣木杖、

根雕杖，还有人工木杖、铁杖、玉杖等。以
自然之物为杖，自是上等，梁实秋说：“其
他木制的、铁制的都难有令人满意的，而
最恶劣者莫过于油漆贼亮，甚至于嵌上螺
钿，斑斓耀目。”但我觉得，最恶劣者，莫过
于铁杖之内，暗藏利刃者，那就不是杖，而
是杀人利器了。

扶杖，其本意是“扶老济弱”，人已老，
体力不支，或者病体不支，于是，只好扶杖
以助之。可试想，一个弯腰驼背扶杖而行
的老人，或者一个病体歪歪的扶杖之人，
有什么美可言呢？因之，古诗文中所吟咏
者，多不是此等人，反倒是那些扶杖“悠
游”者，扶杖赏花、观云者，扶杖行吟者
等等。

《礼记·檀弓》写孔子：“孔子蚤作，
负手曳杖，逍遥于门。”很显然，在此，孔
子所扶之“杖”，就只是一种凭借或装
饰，其目的在于彰显孔子的那份淡定从
容的“逍遥”。而杜甫《暮归》：“年过半
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是写扶杖
赏云之人。

郑逸梅写晚年的俞樾老人：“老人晚
年，扶杖而行，这杖高过人头，刻有‘扶掖
大雅榰柱名教’八字，盘桓泉石间，大有陶
渊明盼庭柯以怡颜之概。”杖铭“扶掖大
雅”，亦即“大雅扶轮”，老人要维护、扶持
正统的文化；而“榰柱名教”，则是说要做
传统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可见，此“杖
铭”，是藉之以明志也。

扶 杖

■ 陈公炎

晨光微熹，尖峰山敛去往日峭拔，
化作宣纸上洇开的半阕淡墨，峰峦隐入
烟霭，似仙人遗落的笔锋。檐角铜铃濡
了湿气，叮咚声便沉作古琴泛音，一音
一颤，皆是未醒的梦呓。

这便是婺州城入梅的韵脚了。
记忆里的梅雨时节，婺江总褪去温

婉的纱衣，露出狰狞的底色。但逢三日
连阴雨，上游山洪裹挟泥沙奔涌而下，
江水便浑如滚沸的黄浆，浮沫中翻卷着
断枝、泡沫箱与碎玻璃，在通济桥墩处
绞出深褐色的漩涡，浊浪拍岸时，腐叶
与塑料袋黏结成块，随波沉浮如溃烂的
痂痕，将古子城一段江面腌渍得满目
疮痍。

桥头茶肆的老茶客们抿着陈年普

洱，摇头叹道：“这般浊流，怕是要逼得
易安居士撕了《武陵春》的诗笺。”话虽
戏谑，眉间却凝着无奈。

最煎熬的，是临江而居的百姓。梅
雨如注时，青砖缝里渗出黏稠的黄浆，
墙根泛起墨绿的霉斑，像一簇簇毒菌在
暗处疯长。晾晒的蓝布衫终日挂着水
珠，取下时总沾着股腐殖土的腥气，连
枕边的竹枕都洇出斑驳的盐渍。孩童
们不再去江边捞蝌蚪，妇人洗衣槌的闷
响也沉寂了——唯余浊浪昼夜拍打石
阶，将“细雨鱼儿出”的诗意，碾作“浊流
垃圾漂”的荒诞。

改变始于那年惊蛰的雷声。
工程队施工的轰鸣最先刺破古子

城的暮气。他们如匠人般俯身，将错综
如乱麻的地下管网重新捋顺，让百年淤
塞的“血管”重新搏动——混凝土裂隙

间涌出的不再是腐臭的浊流，而是逐渐
清亮的脉搏。

治理的巧思藏于毫厘之间。江北，
芦苇的根系在生态滤池中编织成翡翠
色的滤网，水草与贝类共生为天然的净
水工坊；江南，智能分流井的电子眼如
鹰隼般锐利，暴雨将至时，闸门便以秒
速切换姿态，将狂躁的江水驯化为温驯
的琴弦。

如今的婺江，虽在梅雨季仍裹着半
面轻纱，却自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清朗。
水面澄明如鉴，不见半片浮滓，唯余两
岸的仿宋骑楼浸在水中，青砖黛瓦被涟
漪揉皱又熨平，恍若一卷徐徐展开的

《清明上河图》，墨色未干，已染尽江南
烟雨。

打伞的姑娘赤足涉过浅滩，惊起白
鹭数点，羽翼掠过花海，抖落一地鸢尾

的碎星，恰与六百年前易安居士笔下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
苍茫意境，在暮色里悄然相契。

雨歇的黄昏，我伫立通济桥头。夕
阳将江水淬成熔金，几叶晚归的扁舟正
犁开镜面，橹声欸乃间，细浪碎作粼粼
的笺纹。

夜鹭振翅掠水时，我恍然懂得：这
一江清流，何止涤尽往日浊痕？这清波
的源头，一半是沙畈水库的雪浪，一半
是万人掌心磨出的茧花。

这江水已将易安的愁思、宾虹的
墨痕、光南的弦音，一并酿成流动的史
诗——它淌过孩童课本里的水墨插图，
漫过游子枕畔的归舟残梦，终将汇入
历史长河，化作古子城茶肆那副褪色
楹联的注脚：“一江水养一方人，千年城
载千年梦”。

当梅雨漫过婺江

■ 蒋金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批台港现代
诗，似台风，吹进大陆诗坛。余光中、洛
夫、痖弦和郑愁予等一批新鲜的名字，
带着浓浓的海腥味，扑面而来。因为漂
洋过海而来，生猛得很。刺激。

我印象最深的名字，郑愁予。有点
怪。

我印象中诗人最妙的一句:“我达
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
是个过客⋯⋯”

第一次发觉，错误这个词，原来可
以这样美妙。郑愁予，正是诗作者。奇
怪，拿愁字来做自己的名字？不胜愁。

后来我有幸听他吟诗，畅怀数杯。
我们还有约定，请他再来富阳，为《富春
山居图》创作一首诗。他欣然而诺。我
也一直盼望着。

现在，诗人已离去数日。达达的马
蹄，终究没有踩响《富春山居图》的诗
行，只能踩响我的记忆，踩响2018年那
个微醺的秋天。

2018 年的 10 月，听说诗人将策马
而来。我那等在诗心里的容颜，如莲花
开放。

王洲。富春江上的一块沙洲。谢
灵运诗中的富春渚。穿过一片秋收的
田野。穿过两行桂花树。花正盛开。
秋阳下的金桂，两行香喷喷的桂花诗。
一株大树，犹如感叹号。拐弯。另起一
行。一片树林中，藏着一个庭院。含
蓄。值得品味的庭院。我是再到。

主人金广庭请我们上楼。上茶。
窗外是一大片田园，多彩的庄稼，秋之
调色板。远处，在天空中弹出节奏的富
春山。我知道，山脚是水，水送山迎入
富春。从严子陵到苏东坡，从黄公望到
郁达夫，都被水送山迎。今天，随马蹄
声而来的，是郑愁予。打江南走过。

郑诗人戴着帽子。他头上有太多
的帽子。有厚度的是这一顶——“中国
的中国诗人”。

我就直接递上存了三十多年的问
号，郑先生的名字是否出自辛弃疾的名
句？

郑先生一笑，点点头，说：“出自多
处，还有屈原的《九歌·湘夫人》，帝子降
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我说，对了。有人说，写洞庭湖，屈
原这两句就写完了。

郑先生说，的确是好。当然，辛弃
疾的“江晚正愁予”，也太巧了，有个
正。我与他是老乡，山东的。

我点赞，正愁予，郑愁予，谐音！
陪郑先生来的尹舒拉老师打开一

本册页，他画的郑先生的诗意。诗小句
子，画大写意。请郑先生在扉页写上几
句话。

临时出题，在考诗人是否捷才。郑
先生略一沉思，写下两句：富春江上秋
水送邮件/拆封飞出情诗来

因为今天同来的还有一位爽爽朗
朗的叶女士，是杭州邮政的一位老总。
尹老师的意思，这个册页到时也要出明
信片的。因此，郑先生写下这两句，正
应景。

但是，他拿着笔，呆着，没再继续。笔
在空中找不到句子。无人说话。静。静
水深流。我可以听到郑先生的胸间，一堆
汉字在漩涡中转圈。急流冲石。粗粝的
汉字撞击岩石，这些汉字显然还是一堆乱
石。乱石崩裂。郑先生右手执笔之姿，犹
成石雕。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时间在流。汉字在流。思绪在流。
可惜诗兴断流。已过午饭时间，金

广庭提议先用餐，菜冷了，不好吃。
上江鲜。上一盘金黄的大江蟹。
尹老师说，今天郑先生来这里，是

专为这江蟹而来。因此，郑先生要两只
大江蟹。

郑先生不推辞。说，前几天谈起大
闸蟹，我老家胶州湾，从小吃蟹，我喜
欢。尹先生说富春江大江蟹不输阳澄
湖大闸蟹，今天就把我拉来了。来，吃
富春江大蟹。

什么酒？先上绍兴黄酒，绝配江
蟹。

郑先生说，我写过一首关于酒的
诗，叫《最美的形式给予酒器》我读给大
家听。谁帮我把诗找出来？手机上有。

小杨应声而找。手机递给诗人。
诗人清清嗓子，盯着手机，进入角色。

⋯⋯而最美的回忆/(哎，最美的自
己)/给予/微醺/微醺是枕着山仰卧/全
身成为瀑布/微醺是左手二指拈花/右
手八指操琴/微醺是抬头满天的灯/低
头满座的美人/微醺就是微醺/环顾左
右/想要一个个地吻过去

一首不短的诗，郑诗人捧着手机，
声情并茂，一口气拿下。他的声音温
润，浑厚。甚至我听出了一份慈祥。我
之前没读过此诗，但我听懂了，听得清
清楚楚。明白如话，又醇厚丰蕴。不善

饮者，绝对写不出此诗。
大家的掌声也微醺。碰杯碰杯。
郑先生说，不喝酒的人，是过一

世。但喝酒的人，过的是两世。这酒中
的一世，是不喝酒的人无法体会的。

我有点汗颜。因为我不善饮，非常
难得会有微醺之境界。但面对酒席，我
也总是喝一点，陪着聊天而已。今天也
是，我倒上黄酒。上好的黄酒我也能喝
上二三两。

却顾郑诗人，边聊边饮，其乐融融，
其爱酒之性，光读此诗，足可醉也。

郑诗人开始谈酒与诗之关系。
他说，酒多了，就难为诗了。因为

诗不是毫无逻辑地乱吟一气，诗有层
次，有内在的逻辑。我曾经专门讲过一
个概念，不要以为诗只重抒情，好诗还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知性。谈诗的
知性，是我当初论现代诗时特别提出来
的，但不是现代诗才有的，历史上就
有。比方杜甫的诗，非常知性。我可以
再读一首，杜甫的《后出塞之二》

郑诗人已打开手机，准备就绪。清
嗓而吟: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
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你看，时间，地点，日暮，傍黑，月
夜，三幅军旅生活的图景，层次递进，描
述准确。步步相生，有声有色。其时其
地，其境其情，不是知性，岂能如此！

我不止微醺，已是沉醉。
我问郑先生，第一次来富春江？
他说，第一次。但富春江之名，老

早就知道。早年我曾经对地名很关注，
往往会拿很美的地名入诗。富春江这
名字很美。如此美的名字，非常难得！
我有一首写大运河的诗，就把相关的许
多地名写进去了。我可以朗读！

大家拍手。纷纷叫好。
郑诗人又捧着手机，清嗓而诵。因

为写了许多地名，此诗有点难读，文字
又半文半白，听着有点吃力，更适合读，
不宜听。

郑先生倒是读得还算流畅，终究是
自己的诗。熟悉水性，顺流而下。他又
是“浪子诗人”，可以踏浪而歌。

既然讲到富春江了，我又问郑先
生，您应该知道《富春山居图》吧？他
问，那个长卷吗？看过。很了不起。

我说，我有个相关的长卷，请您看
看？他说，好！

我起身取长卷，并建议到大厅去
看。大家起身到大厅。我展开十多米
长的《富春山居图摄影卷》，有惊叫声
起。这是我自己收藏的本子，上头有近
三十名家的题跋。题额者，中央美院范
迪安院长，四个大字：痴翁范本。

郑先生很有兴致，说，我要从头看
起。他说，这次匆匆，我还要再来。好
好看看富春江。黄公望看富春江看出
了大作品，我也要看！

尹老师重新展开《郑愁予诗意画
册》，未完成的那段题记，等着郑先生下
笔。

刚才酒席上已经推敲过，因此，提
笔写出：原是春江秋水约/魂舒情痴莫
拉开/诗画双淑君舒拉

他发现把尹错写成君，说改一下。
尹老师反应很快，说不用改，君也通
的。又一个美丽的错误！大家叫好。

接下来，我的长卷。卷尾刚巧剩下
不到一米长的空白。我早已想好句子，
就写这著名的两行诗：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
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先生非常认真，为防写错，先在
两张小纸条上写过，再写在长卷上。然
后，再写下一行：2018，10，26，富春山
居，郑愁予。

我觉得很有意义。此诗的头一句
是“我打江南走过”，今天他走过，尽管
是个过客。他曾写诗说，我是宇宙的过
客。是啊，谁不是宇宙的过客呢？但创
造了伟大作品的人，是会和作品一起永
恒的。比如，黄公望和《富春山居图》。
郑先生的《错误》几已成经典。而经典，
是会流传的。

郑先生在席间有高论，古人讲三不
朽，立德立功立言，我认为应该再加一
个，立美。

闻所未闻，但深以为然。
他的诗，无疑是美的。
那年，郑先生85岁。身板健朗，思

绪清晰。他说还会再来。很好。浪子
诗人，水送山迎，再驭春江之浪。我也
与他立下一个春江诗约。他一直点头，
说好。

那就是一位过客的归来。那等在
季节里的诗约，就会如莲花的盛开。

袅袅兮秋风。四季的风。岁月的
风。七年的轮回。马蹄声，总是没响起。

袅袅兮。如今，达达的马蹄，只能
是一个诗约了，永远的未完成时。不
过，再想想，似乎，也已完成。

富春渚上，曾响起一位“过客”的马
蹄。最美的形式，给予酒器。最美的回
忆，给予微醺。最美的诗约，给予了《富
春山居图》中的富春渚。

袅袅兮
富春渚上郑愁予

钩沉 艺境

纸面油画 《十里银杏之十六》 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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